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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真词时间结构的三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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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清真词的时间结构主要可分为以景为纲、以物为纲和以情为纲三种形态,在词境架构中各具特

点。 以景为纲即通过摹景来贯通非连续的时间显现,以当下或往昔为原点对词境进行梳理,可发掘出“今—
昔—今”等五种时间序列;以物为纲即通过状物来融汇交叠不同时间片段,词境中的物通常蕴含了时间流逝

与人物缺位这两方面意义指向;以情为纲即任现实或悬想的情感牵引不同时刻的片段剪影,并经由这些时间

段的叠加框架构筑完整饱满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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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真词特殊的时间结构是其高妙艺术性的重

要成因,袁行霈称之为“环形的结构” [1],着眼于

周邦彦善在铺叙时交错情节时间的特点;李俊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重叠性结构的概念,即
“过去和当下围绕某个特殊的环节重叠起来”,他
认为清真词“围绕‘故地重来’和‘沉思前事’两个

重要情节,加强、创新了这种重叠性的时间结

构” [2],颇具见地。 周邦彦常于架构词作时撷取

不同时间轴上的情节,使之交融互间,达致重合或

错位的效果,从而加强情感渲染,提高作品的艺术

表现力。 这种时间结构相较于前人诗歌来说有两

个突出特点:一是随心,清真词少有为了丰富词作

层次而特意安排回忆嵌入的穿凿谬失,其情境片

段的纷次显现多为自然流露,仿若从时间长河中

从心所欲截取,并无多少精心刻意之处;二是浑

融,词作呈现出的时间结构随着心绪之变而有所

差异,但大体上都是完整融贯的,避免了时间碎片

的无谓堆砌,这种浑融的艺术表征与意境整体架

构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抒情脉理的顺畅书写。
前学对于这种时间结构的内涵表现论述良多,但
对其具体形态的分类研究却尚存探赜索隐的空

间,现以景、物、情三者为纲对清真词时间结构的

形态进行分别探讨,以期对其全景式系统研究加

以补充与完善。

　 　 一、以景为纲:交叠的序列

以景为纲即通过摹景来贯通非连续的时间显

现,周邦彦常在诗境中撷取不同时间轴上相同或

类似的景观,以景为连结点达致时间线索的回溯

或前瞻,这种形态建基于词人重游旧地或目睹类

同旧地之景的行为,丰富了词作错综交汇的情感

表达。 景与时虽处不同维度,但通过对同类景色

的合并归项却能打破时间的连续性,令时间轴按

照词人对景致的印象被重新交错排序,景象所代

表的标准时间意义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以景本

身为核心线索的时间序列。 这种序列在清真词中

以当下或往昔为原点,经过交错与重叠,便组成了

以景为纲的时间形态。
首先来看以当下为原点的时间序列,这在清

真词中较为常见,具体可分三种情况:其一是

“今—昔—今”模式,这种架构方式与小说叙事颇

有同质之处,正如吴世昌先生的按语所说:“近代

短篇小说作法,大抵先叙目前情事,次追述过去,
求与现在上下衔接,然后承接当下情事,继叙尔后

发展,欧美大家作品殆无不守此义例,清真生当九

百年前,已能运用自如” [3]166,周邦彦以今昔之景

的类同点为依托回溯时间,实现了对记忆的混杂

交融。 值得注意的是,清真词与传统忆旧诗歌不

同的是,他并非单纯沿着时间的线性脉络完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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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书写,而是打破时间的连续一贯性,将今昔之景

在时间轴上进行翻折交叠,使之呈现出环状式的

曲形结构。 例如《阮郎归》:
菖蒲叶老水平沙,临流苏小家。 画

阑曲径宛秋蛇,金英垂露华。 　 　 烧蜜

炬,引莲娃,酒香醺脸霞。 再来重约日西

斜,倚门听暮鸦。[4]21

该词上片描绘了一幅金秋时节临水人家的风景

图,画阑曲径与金英露华将画面点缀得幽美雅致,
令人亟欲向内探求;但周邦彦并未延展顺叙脉络,
而是被眼前美景牵引至似曾相识的往昔之境,当
初蜡炬高燃,酒香扑面,词人身侧有莲娃为伴,兴
致高涨;这三句回忆与上片的情感底色似是一脉

而贯,美景烘托了欢会气氛,景与情交融无间,但
清真词之妙便在于,景是当下重游故地之景,和睦

气氛却建基于往昔相会之情,主人公立于现实的

时间点,却身处故地,体味着旧时之感,这便通过

重睹昔年之景自然浑融地交错了情感表达的时间

轴,令人难分今昔;直至末两句又回到当下,描述

自己重赴旧约却只能眼见夕阳西下,伴着暮鸦阵

声独倚空房,将遗憾落差之情绪推向高潮。 这首

词“今—昔—今”的时间架构与崔护重来之意相

仿,俞平伯引周止庵语评其“不过桃花人面,旧曲

翻新耳” [5]226,确有其理;但清真词并非简单地翻

新旧曲,它与崔诗不同之处在于,词人并未明确标

出“去年今日”这种开启回忆的线性时间词,而是

在赏景途中自然兴感,以隐笔暗示了对今昔的混

淆,意不在回忆却偏能将过往之境带入当下,时间

架构浑然天成。
这种“今—昔—今”的时间序列在清真词中

还有许多例证。 例如《玉楼春·桃溪不作从容

住》 [4]38,词人重返与心上人的相恋旧地桃溪,熟
稔之景牵引出“相候赤栏桥”的往事,回忆与现实

交叠无间,下片回到现实,在追寻旧迹的过程中抒

发了故人不在情感难移的隽永慨叹。 再如《瑞龙

吟·春词》 [4]77,该词由三叠组成,篇幅虽长,却能

将时间层理归整分明:第一叠描绘旧地重游所见

之景,梅花零落,桃枝新发,深静院落有春燕归来;
此番似曾相识的景致自然地将往昔回忆重叠于

此,第二叠便形象描绘了曾居此地的女子之娇态,
她虽处不同时间轴,却形象鲜活宛在目前,词人打

破了时间的线性序列,令女子之美与第一叠中的

早春之景融合相间,主人公、女子和读者仿佛身处

同时同境的三位一体,实则互有交错;第三叠又回

归至今,抒发访旧不遇的惆怅情感,以旧景搭配新

感,达致全词意境的完满圆融,具较强艺术性。 又

如《解语花·元宵》 [4]94,上片描写明州元宵佳节

的热闹景色, “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

下”,灿烂盛大之境却衬出词人孤独寥落之情;他
自然回想起在汴京时类似的元宵景致,“因念都

城放夜,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当时的灯火辉

煌与美满情致相得益彰,而今“唯只见、旧情衰

谢”,只得任凭“舞休歌罢”,怠于欣赏;旧时之景

与当下之情在时间线上的交环重叠,更衬心境寥

落,年光难复,渲染了深切沉抑的情感表达。 由上

可见,这种“今—昔—今”模式在诗歌史上虽较为

普遍,但在清真词中能得到更为特别极致的彰显,
对传统线性连续关系的打破及环状交叠式的时间

轴,是周邦彦在以景为纲基础之上的艺术创新,为
圆融意境的构筑增添了抒情达意的丰富层理。

第二种以当下为原点的时间序列是 “今—
昔—将”,即以此刻为起点回溯往昔再悬想将来,
任思维随景致牵引漫游四溢,交叠三段不同轴上

的时间脉络。 例如《尉迟杯·离恨》:
隋堤路。 渐日晚、密霭生深树。 阴

阴淡月笼沙,还宿河桥深处。 无情画舸,
都不管、烟波隔前浦。 等行人、醉拥重

衾,载将离恨归去。 　 　 因思旧客京华,
长偎傍、疏林小槛欢聚。 冶叶倡条俱相

识,仍惯见、珠歌翠舞。 如今向、渔村水

驿,夜如岁、焚香独自语。 有何人、念我

无聊,梦魂凝想鸳侣。[4]167

全篇融情于景,真挚动人,上片描写词人将离汴京

时登船所见之景,斜阳密霭笼罩着汴河隋堤,淡月

笼纱营造出凄清迷蒙的气氛;眼前的谙熟之景因

处离别场景而更显悲戚,这便自然地将思绪引至

旧客京华之日,那时在疏林槛下欢聚,环绕着珠歌

翠舞,当下哀凉之境正是往昔纵乐之地,今昔迥

异,更衬离恨;回溯往昔后,词人又从时间轴的过

去阶段翻折至将来,想象未来的自己孤独栖身于

渔村水驿,长夜难捱只能自语,愁思得到了极致渲

染,“收处率甚” [6]1009;可见词人正处于将离未离

的此刻,但词境中的时间轴却交错了离别之前的

过去与离别之后的将来,前后两组不同的时间段

通过汴京城外的隋堤之景相互牵连,重叠于此,在
丰富词作层理结构的同时,促进了离愁别情的充

分表达。 又如《锁阳台·怀钱塘》 [4]182,上片先描

述眼前之景,“山崦笼春,江城吹雨,暮天烟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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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山雨笼罩江面,层云昏暗无边,山与江相呼

应的景色将词人带入了往昔在家乡钱塘所历之

境,“酒旗渔市,冷落杏花村”,潮声奔涌四起,将
思恋旧乡之情托至高峰;下片承接了这种凄凉气

氛,但在结句忽而悬想来日,“名娃唤酒,同倒瓮

头春”,设想返乡后的融洽场景,似冲淡了现实凝

定不化的淡雾;景致的相似令过往与现实交叠,对
往昔的回忆牵引出思乡之情,便又使将来未定之

状投射至今,三个时间段在烟雨江畔的此刻融而

合一。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琐窗寒·寒食》 [4]100,
主人公身着“单衣伫立”,注目于暮春时节的“暗
柳啼鸦”“桐花半亩”,夜阑仍未休的满庭风雨与

词人早年流寓荆州时所遇景状相似,令他仿若置

身“楚江暝宿,风灯零乱”的“少年羁旅”之时,往
昔与现实在时间轴上达致了重叠;下片更将回忆

推进一层,“引到思家情怀,风情旖旎可想” [7]135,
回溯至与“高阳俦侣”在旗亭唤酒、同“小唇秀靥”
流连桃李东园的美好情境;末三句顺承这种因回

忆而生的昂扬情感,将未来光景翻转至时间轴的

此刻,“到归时、定有残英,待客携尊俎”,悬想宴

饮宾客的异日归期;词人在“小帘朱户”听雨的当

下此刻之境,交叠了过去与未来多重时间轴上的

景象,丰满了词作的意境架构。 这种“今—昔—
将”模式不但扩展了时间结构之环状形态的牵涉

范围,还通过交叠诗境充盈了词作的文学维度,使
之达致较高的艺术水准。

第三种序列是“今—将—昔”模式,以当下此

刻为原点将未来与过去的时间段依次重叠,使情

感表达圆融贯通。 例如名篇《苏幕遮》:
燎沉香,消溽暑。 鸟雀呼晴,侵晓窥

檐语。 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

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 家住吴

门,久作长安旅。 五月渔郎相忆否? 小

楫轻舟,梦入芙蓉浦。[4]32

该词上阕以清新自然的笔触描写了初夏清晨之

景,沉香细焚,鸟雀檐下啼鸣,朝阳拂去夜雨,荷叶

迎着晓风挺拔而立,眼前景况蕴蓄了春夏与晨昏

两重交汇处的勃勃生机,“笔力清挺,极体物浏亮

之致” [8]307,极具清水芙蓉天然浑成之美;这般与

故乡之貌相似的美景勾连起了词人的无尽思恋,
他先在时间轴上将目光投射至将来归还吴门之不

可确指的“何日”,再以旧乡芙蓉浦之景为线索回

溯同渔郎相伴的往昔,梦境成为交叠时间的催化

剂,词人划着小楫轻舟,在当下此时重返儿时水

乡,余味无穷,通过时间的重叠架构丰富了意境层

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再如 《兰陵王·
柳》 [4]109,全篇共三叠,第一叠描写柳条弄碧拂水

飘绵的隋堤景色,长亭折柳,引出当下送别之恨,
“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第二叠“由眼前

的离宴设想别后的寂寞与凄凉” [7]132,令来日光景

翻转至此刻,想象行人船只顺风而驶,匆经数驿,
烘托别离的悲戚氛围;第三叠延续愁绪脉理,“凄
恻,恨堆积”,在情感翻涌至浓之时,忽又将“月榭

携手,露桥闻笛”的昔日情境穿插其间,在“沉思

前事”的过程中构筑完善了叠加式的时间形态,
达致了不同时间段落相互交糅之今中有昔、昔中

蕴蓄来日的艺术表现效果。 由上可见, “今—
将—昔”模式在清真词中虽出现不多,但这种构

思精巧的特殊时间序列常使词作具有高妙的文学

表现力,并进一步丰富了以景为纲之时间形态的

艺术层理。
除却以当下为原点的时间序列,清真词中还

有一些以往昔为原点的词例,这种序列因开篇即

脱离现实时间叙述而较为罕见,因其独特性而往

往具有较高的鉴赏价值。 首先是“昔—今”模式,
例如《少年游·荆州作》:

南都石黛扫晴山,衣薄耐朝寒。 一

夕东风,海棠花谢,楼上卷帘看。 　 　 而

今丽日明如洗,南陌暖雕鞍。 旧赏园林,
喜无风雨,春鸟报平安。[4]41

该词意境清朗爽利,上阕描写了远山晴空、海棠花

谢之景,楼上卷帘看花的举动表现出词人的一片

怜花之心,烘托出对美好春光的喜爱;词意延续至

此,读者皆以为是当下境况的实景描绘,直至下阕

“而今”二字将时间脉理娓娓道来,才恍觉上片乃

是“回忆前一个春天的生活片段” [7]53,从而令原

有的慕春之心因对年华已逝状况的认知而更添珍

爱春景之情;下阕摹写眼前春暖花开的景致,天光

明朗,丽日如洗,更衬词人惜春情致,与旧时春光

相类之景令时间轴上相互分隔的两段脉络重叠间

融,在词境中达致以景为纲交错今昔的时间形态。
其次是“昔—今—昔”模式,例如《少年游》:

朝云漠漠散轻丝,楼阁淡春姿。 柳

泣花啼,九街泥重,门外燕飞迟。 　 　 而

今丽日明金屋,春色在桃枝。 不似当时,
小桥冲雨,幽恨两人知。[4]86

该词打破了传统线性的时间观念,通过倒叙与插

叙手法将时间形态的丰富性彰显尽致,恰似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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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构 极 好, 暗 合 现 代 短 篇 小 说 作 法 的 故

事” [3]104。 上片描写烟雨笼罩花柳的春景,仿若顺

序眼前实况,但从下文“而今”二字可推知其上雨

中春姿皆为追忆往昔之笔;过片两句将目光投射

至今,与回忆同为春景不同的是,此刻阳春丽景,
桃花灼灼,牵引词人追溯往日春景,在一年当中同

时同季的不同时刻重叠于同一词境,使读者不由

探究以昔日为原点开启时间序列的缘由;末尾三

句即刻解答此惑,通过再度回溯往事还原了整场

故事,主人公回忆当时冒雨的小桥,仿佛别有风

味,那种紧张忧惧却又抵挡不住热情渴望的爱恋

情调,相较于如今华丽金屋的舒适平淡,更添几分

深刻刺激的幽隐滋味;过片两句昭显了时间线索,
将今时重叠于昔日,末三句又补充暗示了情节内

容,令昔日再度叠加于今时之上,从而最终实现了

“昔—今—昔”之词作脉理的圆融完善。 由上可

见,清真词以往昔为原点的时间序列具有开篇虚

写却似实笔的特点,这种交错今昔并由昔起笔的

手法为以景为纲的时间形态更添丰富意蕴,增强

了词作的艺术性,也令情感得到了曲尽其妙又顺

畅完整的自如表达。

　 　 二、以物为纲:流逝与缺位

以物为纲即通过状物来融汇交叠不同时间片

段,达致多重艺术层理的表达效果。 周邦彦“摹
写物态,曲尽其妙”的体物词成就已得到广泛肯

定[9]207,学界对他令创作主体介入、动态呈现客体

并兼及物我等文学突破历来多有探讨,但清真词

中的“物”除却是与主人公进行情感沟通的被咏

对象外,还有较少为人所注意的另一层身份,即时

间重叠形态的承担载体。 在以物为纲的时间结构

形态中,物通常蕴含了两方面的意义指向,即时间

的流逝与人物的缺位。
首先来看时间的流逝,周邦彦常交叠时间轴

上的不同段落并将之蕴蓄于客体物中,以实现对

光阴如梭年华流逝之慨叹的寄寓抒发。 例如《浣
溪沙·楼上晴天碧四垂》:“新笋已成堂下竹,落
花都上燕巢泥” [4]31,新笋与落花皆为过往时间片

段中的剪影,堂下竹与燕巢泥是此刻当下之物,周
邦彦将两个物象分化为时间轴上归属不同位置的

四者,并合笔而书使之交叠融汇,这便寓意了日月

如飞春光将逝之愁。 正如俞陛云所评:“‘新笋’
二句写景即言情,有手挥目送之妙。 芳序已过,而
归期犹滞,忍更听鹃声耶” [8]288,将时逝之慨寄于

体物之致,言简而意深。 再如《倒犯·新月》:
霁景、对霜蟾乍升,素烟如扫。 千林

夜缟。 徘徊处、渐移深窈。 何人正弄、孤
影蹁跹西窗悄。 冒霜冷貂裘,玉斝邀云

表。 共寒光、饮清醥。 　 　 淮左旧游,记
送行人,归来山路窎。 驻马望素魄,印遥

碧,金枢小。 爱秀色,初娟好。 念漂浮、
绵绵思远道。 料异日宵征,必定还相照。
奈何人自衰老。[4]40

该篇为状月之作,上阕摹写明月之皎洁,朗光清照

为万物披上白绢,月色之澄澈通亮皆能通过婉转

之笔状得精髓;及至下阕,词境中不但有眼前此刻

的月,还有旧时驻马庐州山路所见之月,随着词意

延展,又加入了异日夜行前来相照的月,这便通过

时间轴的翻折将往昔、现在与将来的月重叠合并;
此番以物为纲三段交叠的时间形态最终是为了在

末句推出词作主题,时间无情流逝而月色凝定不

变,奈何年华自老人生迟暮,尽抒光阴难追之叹,
表意含蓄蕴藉,情感深挚隽永。 又如《绮寮怨·
上马人扶残醉》 [4]128:“当时曾题败壁,蛛丝罩、淡
墨苔晕青。 念去来、岁月如流,徘徊久、叹息愁思

盈”,词人重赴荆州,经过旧日题诗之壁,此“败
壁”即交汇了往昔与此刻的时间片段,而这番重

叠的时间形态正是为了引出下文对岁月来去如流

的慨叹,深切动人。 再看体物佳作《六丑·蔷薇

谢后作》 [4]144,虽是摹写蔷薇花落之态,但往昔盛

时花景皆通过“楚宫倾国”“香泽”“珍丛”等描述

寓于词境,将蔷薇盛放之美与零落风雨摧折之下

美的破灭融汇合一,突显了词人对花落春逝的憾

恨情绪;再由此春归之促烘托了金飞玉走而“光
阴虚掷”之愁,在摹物过程中蕴涵了时间的交叠

形态,并由之推动情感的委曲表达,“满纸是羁愁

抑郁,且有许多不敢说处,言中有物,吞吐尽

致” [10]19,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 又如《华胥

引·秋思》 [4]157,词人在旅途中点检往昔书信,
“凤笺盈箧”寄寓了“从前恩爱”之境与而今独自

“愁剪灯花”之况,交叠的时间片段意在托出词人

“鬓丝堪镊”的青春不复之愁,情感深婉凄切,引
人感喟。 可见周邦彦常寓时间流逝于物象之中,
通过重叠时间轴上的不同片段达致感时伤怀之慨

的充分抒发,使体物描写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除却时间流逝的意义指向,清真词以物为纲

的时间形态还往往蕴涵了人物缺位的憾恨情绪,
不论是起物兴感还是索物托情,物所寄寓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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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片段常暗示了某位或多位人物形象的缺失,
这种缺位常令词作具有情感势能带来的强大文学

张力。 首先是他人的缺位,这在清真词中出现较

多,借由重返旧地故人不复或思念旧人却难相见

之叙述表达出强烈的落差幻灭感,例如《满江红

·昼日移阴》 [4]33:“想秦筝依旧,尚鸣金屋”,秦筝

重叠了今昔光阴,勾连起旧日萦心之事,奈何物依

旧,人却不复,“最苦是、蝴蝶满园飞,无人扑”,共
人扑蝶的美好光景永逝,当时陪伴身侧的人也再

难相见。 再如《点绛唇·伤感》 [4]92:“愁无际,旧
时衣袂,犹有东门泪”,衣袂寄存了当初离别时分

之泪,昔日的离愁别恨叠加在今日无限凄凉光景

之上,将情绪渲染推至高潮,而此刻伤心正因故人

辽远,更衬主人公的孤寂寥落。 又如《西园竹·
浮云护月》 [4]21:“旧日书辞犹在纸,雁信绝,清宵

梦又稀”,信件寄存的过往光阴历历在目,但当时

的美好时光重叠至今,更突显了此刻书信断绝旧

人缺位的无限悲戚,“心知漫与前期”,便连再会

之愿也成枉然,唯余彻夜难眠之苦。 再看《宴清

都·地僻无钟鼓》 [4]36:“秋霜半入清镜,叹带眼、
都移旧处。 更久长、不见文君,归时认否?”衣带

见证了词人随着时间延展不断恶化的身体状况,
这里寓示了互为因果的两重涵义,爱人缺位故而

不知词人消瘦至斯,日后再见唯恐不识,而词人的

消瘦病弱正因爱人的缺位,这便与时间线索一起

构成了完满的情感闭环,充分渲染了惶惑孤苦之

情,“合为凄异之音” [8]308。 又如《还京乐·禁烟

近》 [4]39:“到长淮底,过当时楼下,殷勤为说,春来

羁旅况味”,寓今昔光阴于淮河流水,淮水交叠了

昔日相会之欢与今宵羁旅之愁,伊人的缺位令词

人只能“向天涯、自看桃李”,远逝的水流蕴蓄了

由之而生的无限思念,“中有万点,相思清泪”,情
感表达深切隽永而又富于韵味。 可见周邦彦善于

在物象中寄寓不同时间轴上的交叠片段,使之相

互作比从而突出他人的缺位,以此缺憾激发蓬勃

情思的圆融表达。
周邦彦在书写人物缺位的过程中,除了单纯

着笔于他人,还以物为基点将自我涵纳于时间的

重叠结构中,即自身缺位、自己与他人同时缺位两

种情况。 先来看词人自身的缺位,常通过交汇时

间片段于所咏之物以表达即将离去的不舍之情,
例如《花犯·梅花》:

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 露

痕轻缀。 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 去年

胜赏曾孤倚,冰盘同燕喜。 更可惜,雪中

高树,香篝熏素被。 　 　 今年对花太匆

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 吟望久,青

苔上、旋看飞坠。 相将见、翠丸荐酒,人

正在、空江烟浪里。 但梦想、一枝潇洒,
黄昏斜照水。[4]68

该词咏梅以摅慨,梅的意象中交叠了过去、如今及

未来的三段光景:上阕细致地描摹了梅花露痕轻

缀净洗铅华之美,并牵引出去年赏梅时快意燕喜

之情,当时那种从容悠闲的流连状态而今却已不

复,由之过渡到下阕的今年赏花之时;好景缀于目

前,词人却即将离任远去,他相较于梅花而言正处

在行将缺位的边缘时刻,由此生发的不舍之情令

人忧愁憔悴;这种离别的伤感情绪在词意将时间

轴延展至将来的过程中达致高峰,词人悬想异日

青梅荐酒之时,自己却不在场,而是孤独漂泊于烟

云空茫的江面,只能在梦中勾勒黄昏照水的潇洒

梅枝;这种对缺位之恨的预设将全词的情感蓄积

发挥无馀,过往、如今与来日三段时间的重叠令留

恋之情在凄凉寂寥的意境中肆意奔涌,虽是单咏

梅花,却“纡馀反覆,道尽三年间事”,可谓“圆美

流转如弹丸” [11]105,具有较高的鉴赏价值。 其次

是自己与他人的共同缺位,例如 《绕佛阁·旅

情》 [4]170,上阕写周邦彦即将抵达汴京、身居幽寒

孤馆所见之景,明月当空,花草清婉,词人长久未

归,乍见迤逦河影与河岸城阴,不由得因虹梁汴堤

之旧物勾连出往昔京华生活的回忆,今昔光景重

叠,中间自离京以来的大段时光便蕴涵了词人自

身的缺位;下阕将过往的羁愁之思延续至当前词

境,“叹故友难逢”书写了故人的缺位,“旧境重

逢,而故人不见,停云落月,今古同慨也” [8]317,情
感深挚,引人喟叹;词人围绕着河畔旧堤将往昔与

如今的时间片段相叠,其间既暗示了自己的缺位,
也昭彰了他人的缺位,令伤感意绪在两重蓄积之

下不断升腾发酵,最终达致抒情脉理的完融贯通。
由上可见,周邦彦善将自身或他人涵括入以物为

纲的时间形态之中,使时间轴上的不同片段交叠

相对,突出了人物形象的缺位,由此引发的遗憾幽

恨之情往往富于蕴藉滋味,具有感人至深的文学

效果。

　 　 三、以情为纲:现实与悬想

周邦彦的每首词或多或少都有情感因素的积

淀,而以情为纲之时间形态的特殊之处便在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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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轴的交叠往复并不以任何确指景物为联结依

托,而是任四溢奔涌的情绪牵引不同时刻的片段

剪影,并经由这些时间段的叠加框架构筑完整饱

满的艺术境界。 这种联缀时间架构的情感在清真

词中可分为现实情感和悬想情感两类,前者对时

间脉络的牵引起直接作用,后者则先投射至实境,
再推动时间片段的重叠,二者互为补充,共同拓展

了词作的抒情空间。
首先来看现实情感,即词人在当下此刻感受

到的情绪,例如《一落索》 [4]32 下阕:“目断陇云江

树,难逢尺素。 落霞隐隐日平西,料想是、分携

处”,主人公对往昔分手时刻的回想并非因为目

睹熟悉的景致或物象,他眺望远山云霞,只因对情

人音信的渴求之思难以盛放;落日西悬之处并非

确指分手场所,而是作为情感回溯过去的投射地,
昔日分别时的片段在思念情感的牵引下与现实的

夕阳之境重叠交织,浩大空茫的意境渲染了离恨

之深重。 再如《风流子·愁怨》 [4]45,词人在“断肠

声里”梳理内心的“暗愁密意”,与爱人分别后的

相思之情将离别场景从回忆中翻折至此刻,上下

阕皆以“逆挽法”先书昔时再叙今朝,便形成了今

昔交糅互间的时间序列,贯穿内在脉理的线索并

非任何确切景物,而是沉抑的思念之情。 又如

《六幺令·重九》 [4]129:“惆怅周郎已老,莫唱当时

曲,幽欢难卜,明年谁健,更把茱萸再三嘱”,时间

轴由今至昔再贯入将来,其内在驱动源是词人想

到自己年华已老油然生出的惆怅之情,他在这种

情绪的推动下自然回忆起早年唱曲的往事,又因

迟暮之悲穿梭至明年,交叠了三段时间,彰显出深

切的身世之感。 与之相似的还有《过秦楼·水浴

清蟾》 [4]58:“人静夜久凭阑,愁不归眠,立残更箭。
叹年华一瞬,人今千里,梦沉书远”,年华之哀与

寂寥之情令词人深夜难眠,只能顺着情感脉络将

时间轴上曾经的欢喜片段重叠至此刻,“闲依露

井,笑扑流萤,惹破画罗轻扇”,往日的欢聚之乐

反衬出如今的孤独悲戚,增强了情感渲染的力度。
再看《应天长·寒食》 [4]82,词人得知旧时相好的

情人逝世,沉恸的悼念哀情令他不由自主回忆起

往日郊外邂逅的欣喜场景,“长记那回时,邂逅相

逢,郊外驻油壁”,今昔在时间轴上的交汇对比将

词人沉郁隽永的情感烘托尽致,以昔衬今,令人感

喟。 类似之例还有《玉楼春·惆怅》 [4]124,“天涯

回首一销魂”点明题旨,令人黯然销魂的离愁别

绪勾连出上阕的回忆之境,“玉琴虚下伤心泪,只

有文君知曲意。 帘烘楼迥月宜人,酒暖香融春有

味”,往日与恋人之间亲密融洽的相处记忆更衬

而今分隔两地的深切惆怅,词境之中以现实情感

为连缀线索融汇今昔,情真而意切。 又如《拜星

月慢·秋思》 [4]166,章法结构安排巧妙,上阕使用

倒叙 手 法 追 忆 往 昔, “ 全 是 追 思, 却 纯 用 实

写” [12]7,下阕顺叙陈述了惊风吹散眷恋爱意的无

奈现实,直至末句“一缕相思,隔溪山不断”,才点

明思念情感的深刻隽永,也昭示了前文重叠今昔

之故,正因情绪四溢难以抑制,才任其牵引时间轴

上的不同段落,通过以情为纲的时间形态整合贯

连词作的蕴意脉络,构思精巧,余绪悠长。 还有

《庆春宫·云接平冈》 [4]164,该词的情感架构在今

昔流转间逐层深入,上阕抒发了词人羁旅倦极的

相思之苦,“尘埃憔悴,生怕黄昏,离思牵萦”;在
离情的酝酿引领之下,词意步入往昔之境,“华堂

旧日逢迎,花艳参差,香雾飘零。 弦管当头,偏怜

娇凤,夜深簧暖笙清”,极摹昔日温馨和煦的旖旎

风光,今昔对照形成极大反差;这种反差令词人油

然而生更为深刻切骨之慨,结句“许多烦恼,只为

当时,一饷留情”,堪称感人肺腑的绝妙情语,又
将词意绕回往日动情之时,看似抱怨如今烦恼萦

怀,潜藏其后的实乃对欢爱时光刻骨铭心的追思

之念;陈洵曾评此词:“前阕离思,满纸秋气;后阕

留情,一片春声;而以‘许多烦恼’一句作两边绾

合,词境极浑化” [7]171,评价妥帖精到,将结句所蕴

情感作为今昔重叠之时间形态的联结环节,恰能

摹其精髓。 由上可见,清真词在以现实情感为线

索漫游时间轴的过程中,常以当下此刻的情绪氛

围铺垫词境底色,再以延展的情感脉络为纲顺着

时间序列逐层向后回溯或向前展望,通过交叠不

同时间的片段境象再反过来烘托了现实情感的深

挚浓厚,最终达致全词抒情意脉的完整通达。
接下来看悬想的情感,即词人不从此处落笔,

而是转换时空悬想他人或未来的情感,这种情感

乃是主人公实境感受的投射,又反过来推动了现

实情境中时间重叠形态的建构。 例如《忆旧游》:
记愁横浅黛,泪洗红铅,门掩秋宵。

坠叶惊离思,听寒螿夜泣,乱雨潇潇。 凤

钗半脱云鬓,窗影烛光摇。 渐暗竹敲凉,
疏萤照晚,两地魂消。 　 　 迢迢。 问音

信、道径底花阴,时认鸣镳。 也拟临朱

户,叹因郎憔悴,羞见郎招。 旧巢更有新

燕,杨柳拂河桥。 但满目京尘,东风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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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露桃。[4]34

词人收到女子来信后不由自主发散思绪,拟写情

人此时心境,悬想她因思念情郎而憔悴愁损、又因

此刻容颜消瘦而羞于见君的种种细腻情思;这种

设想使词人心绪回溯至先前的分手场景,女子眉

宇盈愁涕泪交加,寒蝉凄切雨打落叶,当时情境宛

在眼前,“无限凄凉,炼字炼句,精劲绝伦” [7]38,情
感深沉蕴藉,刻骨铭心;全篇不但通过悬想的指引

将时间轴上过去与现在两段情景相互重叠,还融

汇了分别场景、词人与情人此刻所处位置这三个

空间,时空交错,拓展了词境的横纵维度,有利于

充分表达情感的复杂层理,展现出周邦彦融情造

境的高超艺术技巧。 再如 《扫花游·晓阴翳

日》 [4]43,词人慨叹“文君更苦”,悬想爱人在远方

因思念自己而黯然凝伫、只能萧索落寞度日的无

奈之情,是“复从对面反逼”之语[7]58;这种对他人

之情的设想实乃主人公自身无处盛放之汹涌情感

的现实投射,情感之凄苦浓烈的特质令旧时情事

自然地交叠于词境之上,“一叶怨题”句通过红叶

题诗之典引入昔日相恋情境,与词人而今独自桥

下避雨之况相互衬照,更显哀凉悲戚,具有扣人心

弦的艺术感染力。 又如 《烛影摇红·芳脸匀

红》 [4]103,该词通过悬想来日别后的离思,渲染了

深沉哀恸的情感氛围,在那“海棠开后,燕子来

时”,主人公只能独自凭阑,“东风泪满”;这种对

离别情境的设想更加重了词人对爱人的深情依

恋,词境因之覆上昔日欢聚之乐,“早是萦心可

惯,向尊前、频频顾盼”,女子当时的娇态历历在

目,引人流连追忆之境,不忍离去;全篇通过悬想

与回忆将此刻、来日、昔时三段时间相叠,抒情婉

转蕴藉,意境典丽幽邃,虽是改写之作却胜似原

创,鉴赏价值较高。 可见清真词善于架构以悬想

之情为纲的时间形态,通过悬想他人或将来的情

感来推动时间轴上不同位置之片段境象的交叠互

间,这种艺术创造使词作的表情达意更能曲尽其

妙,饱含韵味,也令词作整体意境层理丰富,具有

高妙的表现效果。

王国维曾在《清真先生遗事》中说:“若夫悲

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

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先生

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 [13]122,是说清真词能契合

芸芸众生的情感主题,具有广大深远的辐射范围;
但同时,周邦彦的词也能超越常人之境,这体现在

他摹写众人皆能目睹之物与感知之情时,能运用

独出机杼的艺术技巧,使意境浑融典雅,不落俗

套,而对时间结构的精巧排布便是他匠心独运的

重要体现。 清真词中主要具有以景、物、情为纲的

三种时间形态,词人善于通过重叠时间片段使情

理得到宛转而顺畅的表达,实现高妙精湛的艺术

表现效果,此类研究仍具广阔的开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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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ed of Yan Jizu, Important Official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Centered on Letter Collection in National Library of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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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no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life story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Yan Jizu, important official at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Letter Collection (volume 28) in Nation-
al Library of France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explores his personal de-
tails, artistic achievement, experiences of making friends and responding to a poem with a poem, etc. At the
same time, it is of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social style and features,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ondition of literary world in the Chongzhen period of Ming Dynasty. As an official, Yan Jizu
is cautious and cares for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as a writer, he sticks to the true qualities. Although he
suffers from hardship all his life, he always abides by the moral bottom line. He is worth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and exploring.
　 　 Key words: Yan Jizu; Letter Collection; official experience; artistic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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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ree Forms of Time Structure in Qingzhen Poems

LIU Tianhe

(Research Center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time structure of Qingzhen poems can be mainly divided into scene-based, object-based
and emotion-based forms, each of which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tructure of poetic context. Taking
scenes as the key link is to discover five kinds of time series such as “present-past-present” by connecting the
discontinuous time manifestation by way of describing the scenes, and by teasing out the poetic context by way
of taking the present or the past as the original point. Taking objects as the key link is to blend and overlap
different time fragments by depicting objects, and the objects in the poetic context usually contain the meaning
direction of time passing and character absence. Taking emotion as the key link is to use the actual or imagi-
nary emotion to pull the segmented silhouette of different moments, and to construct a complete artistic realm
through the overlapping frame of time.
　 　 Key words: Qingzhen poem; time structure; overlapping series; absence;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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